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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幾次和史前館合作共事的經驗，

並且留下有趣的回憶，所以今天我想來談

談這些往事。不過你知道嗎？史前館每一

次來找我合作的時候，我們並不是馬上就

一拍即合、進行得很順利，而是先要經過

多次的溝通和協談之後，才會逐漸達成共

識、步入軌道的。為什麼會這樣呢？主

要是因為我們彼此之間的理念不太一樣的

關係，史前館有他美好的願景，而我也有

自己的理想，因此每次合作之前，總是先

要經過一番波折後才會漸入佳境。待會我

會舉出幾個實際的例子，來讓讀者知道我

和史前館互動的趣事。同時從這些例子當

中，也可以讓讀者看見史前館在推動尊重

自然與文化上，確實盡了很大的耐心和努

力。

記得在2001年的某一天，有兩位史

前館的職員小姐來家裡找我，她們是林頌

恩、林娜玲兩位小姐。她們說史前館想

要為先父陸森寶先生著作一本繪本，因

此她們問我同意不同意這件事情？如果

同意的話，她們願意和我一起合作來完

成這本書。結果我的回答令她們跌倒，

我說：「很感謝貴館願意為先父製作繪

本，可是很抱歉！我覺得沒這個必要，因

為......。」她們當然據理力爭，不過我不

為所動。我看得出來她們吃了一記很嚴重

的閉門羹，她們沒料到我竟會這樣子回

答。一般而言，能夠為先父製作繪本，那

是很有意義又光彩的事蹟，可是我不那樣

想。

沒錯，當時我確實無心為先父作書，

理由有貳：第一、先父沒有鼓勵我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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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書。第二、我不會寫文章，而且懶

惰收集資料，因為我知道寫書是很麻煩的

工程，這需要花很多時間和功夫的。那兩

位小姐說不過我，最後只好很失望地離開

了。不過隔了兩個禮拜，她們又回來了，

她們希望我能夠改變心意，但我的態度依

然堅持不變，她們敗興而歸。終於有一

天，林頌恩和林娜玲又來找我，這一次她

們增加了兩位夥伴，一位是盧梅芬小姐，

她也是史前館的職員；另一位是鄭玉妹校

長，鄭校長是我的表姐，她們四個人一起

來找我商量繪本的事情。

這一次我必需稍微讓步了，因為她

們人多勢眾，正所謂好漢不吃眼前虧嘛！

不！不是這個意思！我的意思是說，她們

的決心和熱誠令我有些感動。可是我確實

有自己的忙事，我沒時間按照她們的計劃

行事。於是我對她們說：「我同意妳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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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著作繪本，不過我無法幫忙妳們很

多，我只能盡可能提供目前已有的資料給

妳們，至於不足之處，就要全靠妳們自己

去田野查訪了。」她們欣然答應了，並且

願意讓林娜玲小姐當我的助手。林娜玲是

我的姪女。

後來，那三位小姐就開始積極地展開

田野查訪的工作了。林娜玲小姐負責採集

有關先父的資料，因此她跑了很多地方，

也查訪很多人，然而她發現這項任務比預

料中的還要困難許多，她吃了不少苦頭。

至於林頌恩和盧梅芬小姐也都各有自己的

任務在進行。林頌恩小姐負責採集有關陳

實校長的故事。陳校長是臺東知本的卑南

族人，他畢業於日據時代的臺北師範學

校，他和先父是多年的朋友，他們年紀相

仿。盧梅芬小姐負責採集有關高一生鄉長

的故事。高鄉長是嘉義阿里山的鄒族人，

他畢業於日據時代的臺南師範學校，他

是先父的學長，他們也是年紀相仿的好朋

友。我聽說林頌恩和盧梅芬在採集資料的

過程中，也是經常面臨荊天棘地、困難重

重的窘境。

經過半年的堅辛採集和整理之後，

那三位小姐終於完成了她們的著作，書名

就叫「回憶父親的歌」。這是一本合輯的

書，裡頭記述著陳實、高一生及陸森寶這

三位先賢的音樂故事。當我讀完這本書之

後，帶給我很深的感觸，這三位先賢愛鄉

及愛家人的情懷令人動容，實在是後人學

習的榜樣。

這本書也激發我產生另一個夢想，我

開始思考是不是應該為先父寫一本傳記，

因為傳記的內容可以寫得更豐富又詳細。

不過寫傳記的目的不是為了宣揚先父的豐

功偉業，其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記述先父

一生的奮鬥史，和愛鄉、愛家人的故事，

最起碼這本傳記可以做為我們陸家後代子

孫學習的榜樣。當時我不敢妄想這本傳記

會被國家發行，我只是單純地有這種想法

愛唱歌的陸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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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並且開始一點一滴去收集更多相關

先父的資料。

2006年的某一天，孫大川教授忽然來

家裡找我，他說文建會想要為先父陸森寶

先生著作一本傳記，問我同意不同意？我

大吃一驚！當然一口氣就答應下來了，真

是感謝天公作美。同時我也很感謝史前館

先前的努力，如果不是那本書「回憶父親

的歌」的感動，恐怕至今先父的傳記還未

出世呢！

接著，我再舉另一個案例，這也是史

前館和我互動的趣事。記得2008年的某一

天，史前館的林建成主任打電話給我，他

邀請我可否到史前館發表一下自己的創作

歌曲？他的邀請令我倍感挫折，因為我已

經十幾年不創作、不唱歌了，所以就婉拒

他的邀請。不過事後我又感覺過意不去，

因為林主任是我國中時代的同班同學，今

天他難得盛情邀約，我卻一口回絕，這樣

做也未免太無情了吧！因此後來我還是答

應他了，就去史前館獻醜了幾首歌曲。

表演結束後，林主任就問我可否加

入錄音的行列？因為他們打算製作一張合

輯CD，就是邀請先前幾位也曾在史前館

表演過的原住民，請他們共同來錄製一張

合輯CD，以作為留念及其它用途。這點

子雖然不錯！但是卻令我坐立難安、如臨

大敵。我實在很佩服那些願意挑戰錄音的

人，也很敬佩那些能夠在舞臺上載歌載舞

的人，他們真的不簡單！可是我沒那個膽

子。 

不過有一句話說：「既來之，則安

之」，好吧！反正只是錄音而已，錄音只

要在錄音室裡就可以錄製完成，應該不會

那麼恐怖吧！於是我加入錄音的行列，

共同完成了那張合輯CD，CD名稱是「創

作歌謠成果專輯」。我個人雖然不適合錄

音，但我倒覺得這對於其他創作者來講，

卻有很大的肯定作用，可以提高他們創作

的信心。

由以上的例子裡，我們就可以看見史

前館確實大力地在推動尊重自然與文化的

工程，即便眼前荊棘遍佈、困難重重，他

們依然盡力克服。我聽說史前館還有一個

更大的願景，就是希望能夠和南王村的族

人攜手合作，共同邁向雙贏的目標。 可是

這個目標的難度似乎太高了，所以目前還

在努力當中。

為什麼難度太高呢？我想應該是雙

方在理念和見解上不太一樣的關係吧！因

此彼此之間在認知上仍有不小的落差。你

想過一個問題嗎？我們光是和自己的家人

相處，就已經是意見分歧，很難擺平，更

何況史前館要和全村的族人達成共識和協

議，那豈不是更困難了嗎？那需要很高的

智慧和耐心，才有可能讓雙方滿意又皆大

歡喜。希望那一天早日到來，我們一起為

此事祈禱吧！




